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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压缩、断裂与永恒: 农民工的媒介时间特征研究
*

■ 李红艳 牛 畅

【内容摘要】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个体的生命时间节奏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生活在一个

没有“时间边界”的场景之中。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到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农民工群体身处城乡社

会之间，其媒介时间呈现出来的变化趋势，是凸显个体生命时间的富有典型意义的指标之一。借助卡斯

特“永恒时间”的概念，从信息视角，通过分析农民工的媒介时间属性，指出农民工的媒介时间观念呈现

出仪式性、压缩性、断裂性和永恒性等特征，并对这四个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最后对影响农民工媒介时

间观念的因素做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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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时间不仅是社会形态的一个指标，而且是社会规

则变化的一个标识。从农业社会的自然时间到工业社

会的机械时间，时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工业资本主

义时代，时钟设置的机械时间观念对劳动管制产生了

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使用时钟时间来管理和组

织工人，并使之内化为新的工作习惯。在这个过程中，

任务导向的工作替代了之前以自然节奏为基础的工作

时间，定时劳动意味着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进行明确的

划分
①。严格的时间控制和场所规范成为现代工业社

会中职业官僚化规范的重要规则。同时，生物学家研

究指出，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时间的质的经验、时间基

础上的独特性，甚至是对美的渴望，都是整个生物界的

特征，而非仅仅是人类社会生活所独有的
②。因此，可

以从信息视角来理解人类时间，既然“信息交换是生物

秩序的 一 种 现 实”③，那 么，“信 息 时 间”( information
time)的属性便是将人类世界、自然界与环境之间的信

息交换需求关联起来了。卡斯特把信息与传播结合起

来进行考察，引入了永恒的时间( timeless time) 这一概

念，他指出在网络社会中，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变得模

糊不清，导致个体的生命时间节奏也遭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人们生活在一个似乎没有时间限制的场景

之中。基于工作和技术之间关系的调整，人们一生的

工作时间被缩短了，这将会导致社会凝聚的制度，导致

年龄战争。④因此，卡斯特提出了关于网络社会新的假

设，“网络社会的特征是生物与社会之节奏性，以及与

之相关的生命周期观念的破灭。”⑤人的生命历程由此

发生了改变，技术把死亡从人类的生命中抹除，死亡

“总是他人的死亡，而我们自己的死亡则是意外惊奇中

的遭遇。通过将死亡与生命分离，并且创造技术的系

统来使得这种信念得以长存，我们在生命范围内建构

了永恒。因此除了我们被圣光笼罩的那短暂一刻，我

们都已成为永恒。”⑥换言之，当死亡从生命被“消除”
的时候，信息成为一种“永恒的此在”，替代了人们的

生命节奏，也置换了人类的生命时间。同时，即时传播

将全球的信息集合在一起，信息便不再向人类提供历

史背景，而是在与历史分离的或者撕裂的状态下进行

传播，这便导致网络时代的人们被放置在无时间、无历

史的精神世界中，引发了“一种永恒的即时性、一种连

续性和自发性的缺乏。”⑦安东尼·吉登斯用时空距离

来表明人类社会时空维度的不断变迁过程
⑧。在这样

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进入非嵌入化(dis
－ embedded)状态，这种非嵌入式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

不再受到一些固定的，或者说嵌入的传统社区如村庄，

或者说是自然如季节、土壤和地貌等的控制，人们可以

选择如何进 行 生 活
⑨。随 着 新 媒 体 技 术 的 扩 散 与 普

及，时间的规制和空间的设定在 21 世纪并没有消失，

反而细致入微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环节中了
⑩。“时

间的障碍被风俗习惯的扩展所打破，信息被存储起来

以便随后使用，或者传给未来的一代人。”瑏瑡

在论述技术与世界的关系时，沃尔夫冈·希佛尔

布施指出:“我们一旦认可了每一项技术都是一种尝

试，要让自然服从于它的规则，达成这个目的的物质手

段就是机器。而造成的新现实不过是一种阴谋诡计，

是一个分身，或者自然的一个化名，那么我们就能得出

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事每次发生，世界都成为了一部世

界机器。”瑏瑢在“世界成为世界机器”的时代，我们也已

从工业主义的发展模式进入到一种新的社会技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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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technical paradigm)，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

形式:信息资本主义(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瑏瑣。尽管

如此，在这个时代中，进步依然是关键，过去是不可重

复的，现在是短暂的，而未来则是无限的和可开发的，

时间是同质的、客观的、可测量和无限可分的
瑏瑤。当媒

介时间替代社会时间成为计时工具时，媒体技术的不

断更新也在重新塑造着人们对时间的认知，从以自然

节奏为主导的时间感知、到机器时间的时间感知再到

信息时代的时间感知，媒介时间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

大众生活的工具和标杆。“在以土地利用为主要生计

方式的传承中，乡村的时间意义通过‘集体记忆’表现

出来。‘集体记忆’即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

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瑏瑥。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大大

加强，其中对社会结构影响较大的当属农民在乡村与

城市之间的流动。农民工城市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位移”，即从在日常生活中从农业时间的体验转变为

工业时间的生活，从农村居住空间搬迁到城市居住空

间，这种位移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自我陌生化农村、
继续自我社会化的过程。它涉及农民工生活方式、价
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

瑏瑦。就时间意识

而言，在乡村社会中，农民的时间是按照自然节奏来规

制的，这里的自然节奏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

外在的自然节奏，即季节的循环流动;第二层含义是指

身体的生物时间，“我们的作息与地球的光明和黑暗循

环相关，我 们 的 生 命 遵 循 着 成 长 和 衰 退 的 自 然 周

期。”瑏瑧而当机器时间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不得不适

应机器时间来调节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时间，同时，金钱

的价值观念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两方面结合在一起，

“使得人们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生态性的，即，非

个人的、匿名的，以及在不断进行计算的事情。”瑏瑨换言

之，四季的轮回在传统农业劳动中，扮演着既日常化又

神圣化的角色，而在城市的社会时间中，四季的轮回对

工作时间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某些行业的市场与

四季的变化关联性较强，但是其工作时间的固定化并

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在这种夹缝的生活状态中，进

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在适应城市时间节奏的同时，利

用媒介形成了作为农民工独特的媒介时间属性。
本文借用卡斯特“永恒时间”的概念，将其与媒介接

触行为结合起来，使用媒介时间这一概念，从不同视角

论述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城乡之间流动中，个体在信息时代是如何获得不同群体

的时间属性的? 这种时间属性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什么

样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媒介时间，并非

是从媒介技术角度而言，也不是从媒介管理视角而言，

而是指农民工在媒介使用中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特征、以
及这种时间特征与其在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关系。

本文所采取的研究工具为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

谈，资料主要来自于笔者自 2011 － 2018 年之间在北京

地区对郊区农民的调查，以及自 2005 － 2017 年对北京

市农民工群体进行的调查
瑏瑩。

二、文献回顾

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种时间立场，媒介技术通过对

时间的压缩来实现瞬时性、无序性和零散化等特征。
媒介时间的即时思维影响了人们的认知、记忆与行动，

造成了当代文化纵深感的消逝
瑐瑠。媒介时间安排社会

事件发生的时间，媒体以对时间的操纵权将生活的逻

辑完全颠覆。时间和空间在媒体的表达中，处于被动

和安排的角色，媒体成为时间框架的 制 造 者 和 运 营

者
瑐瑡。媒介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显现出人类不同

的时间感受，而技术的不同形态，则与人类的时间意识

结构有一定的对应性，电视数字化进程的内在动力，来

自于人类深层心理中试图把握与控制时间的欲望
瑐瑢。

媒介时间在未来的电子世界中会成为新的时间参考标

准
瑐瑣。而后工业 社 会 的 媒 体 意 味 着 时 间 量 度 的 媒 介

化、时间分配的媒介化
瑐瑤。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电视被认为是所有大众传

播类型中最合适充当增进城市认同的互动中介。农民

工在城市生活实践和工作积累中，利用媒体适应城市

生活的能力，提升了他们对媒介本身 的 基 本 使 用 能

力
瑐瑥。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率已经超过传统媒

体。他们使用新媒体主要以人际交往、休闲娱乐功能

为主，集中于对 QQ 和百度的使用，他们对新媒体的评

价也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体
瑐瑦。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在

当下中国的数字化城市发展过程中，使得(介于信息富

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信息缺乏者人群凸显，信息

缺乏者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使用 ICT 技术模式的改

变，则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的形成，并形成新

的文化表达
瑐瑧。

现有研究或者从媒介时间本身出发，研究媒介技

术与时间的关系，或者从农民或者农民工媒介接触的

行为进行考察，或者从信息占有与群体分化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上述研究没有侧重考量媒介时间在农民

工群体属性形成中的影响力。本文从永恒时间这一概

念出发，考察农民工的媒介时间观念的特征，这样的研

究视角和思路对上述研究无疑是一种补充和发展。本

文认为，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有四个特征:仪式性、压
缩性、断裂性与永恒性。下文将按照这四个特征分别

论证，最后对信息自由权和所有权问题、私人与公共信

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一: 仪式性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失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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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之后，尽管依然保持着农业时间的观念，但身体却已

经被搁置在另一个“时间场景”中了。在这一“时间场

景”中，随着对自我的身体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不断调

适，他们在逐渐学会利用新的技术来调适自我，以便应

对这种不适应的“时间意识”，而可以提供多元化信息

的媒介技术，成为他们调适时间的主要载体。因此，在

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中，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的第一个

特征———仪式性，逐渐凸显出来，仪式性特征主要有两

个表现形式:乡愁性和可逆性。
乡愁作为农民工时间观念核心的意义在于，它直

接影响了农 民 工 在 媒 介 使 用 时 的 习 惯 与 态 度。“乡

愁”则是在媒介使用中他们提到最多的一种表达，同时

乡愁在媒介时间中的凸显，也成为他们利用媒介发现

自我的一个过程。具体而言，乡愁体现在他们在城市

生活中建构所建构的媒介关系中，大部分被访者认为，

在城市中他们无论是工作的空闲还是休息时间，主要

是把媒介看成是主要消遣工具，无论是阅读还是看电

影或者是唱歌游戏，都依靠媒介来实现。而那些实现

了整个家庭在城市中定居者，其乡愁 意 识 并 未 由 此

消失。
“我爸妈以前在老家种地，但他们不喜欢种地，就

出来做小生意了，岁数大了，现在就给别人打工。我们

全家现在都在北京啦，每个月有四天的休息时间，全家

会一起爬爬山、或者去公园溜达溜达。但是，还是觉得

城市里的生活少点什么。”瑐瑨

“还是在家乡好，想玩的时候找得到朋友一起玩，
可以一起去娱乐场所，或者单纯吃吃饭喝喝酒。在北

京，闲下来了也没什么朋友一起玩，最多的时候就是看

看电视。现在除了手机上网看电影，聊天之外，其他好

像也没什么玩的了。”瑐瑩

乡愁在媒介时间中不仅体现一种潜在的情感依

恋，而且体现为生活中与城市生活空间的“疏离”状

态，这种“疏离”也是在心理空间上与城市社会关系网

络之间的疏离。随着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适应程度

的加深，乡愁性渐渐从显性的意识表达转为隐性的行

为表达，由 此 过 渡 到 仪 式 性 特 征 的 第 二 个 表 现: 可

逆性。
列维·施特劳斯指出，仪式本身不仅可以将过去

与现在关联起来，克服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同时

仪式还可以克服历时性和共时性内部的可逆时间和不

可逆时间的对立，无论是纪念性的仪式还是悼念性的

仪式都假定，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过渡在两种意义上都

是可能的，举行仪式这一事实意味着 将 过 去 变 成 现

在
瑑瑠。春节时间，是农民工家庭在打工之余一年一度

可以让工业时间“终止”、可以令农业时间“循环”的一

种可以“人为操作”的“永恒时间”。对他们来说，无论

是长久的城乡分离，还是短暂的城市分离，其最终目的

都要指向年终的春节时间。而春节时间，是中国农历

的时间，也是中国传统时间的一种仪式化延续，相对于

阳历时间而言，阴历时间总是处于变化中的，因此每年

的春节时间也不是固定的，人们总要通过阳历的时间

进行“计算”。尽管如此，春节，依然被视作一种“弹性

化”的和“可循环”的时间。春节团聚，意味着人们要

“放弃”工业时间、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回到曾经熟悉

也一再被记忆反复加强的“传统时间”的感知中。
仪式性的感知体现在媒介时间中，呈现出来的是

一种对媒介产品中乡村时间的缅怀，这种缅怀是通过

一种刻意将农业时间节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对于年长一代的农民工而言，通过网络所获得的

与乡村生活之间的虚拟联系，是一种被强制的时间感

知，他们在这种跨越地理距离的时间感知中，将现在的

时间投射到过去，又将过去的时间投射到现在，在过去

与现在之间的转换，使得他们的媒介时间出现了一种

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同时又以现实时间的意识，影响

着他们在现实中的意愿与选择。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而言，通过网络所获得

与乡村生活之间的联系，则更多地是基于同学之间、同
伴之间的联系，随着生活场景和社会经历的差异，这种

联系渐渐稀少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的媒介时间便呈

现出飘忽不定的特征。一方面，无法像父辈一般缅怀

乡村的农业时间节奏，在当下的社会时间中又觉得没

有根基，“返回乡村去”成为他们在媒介时间里形成的

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以承受当下的 时 间 观 念 为 前

提的。
当“生活时间”只剩下“工作时间”的时候，农民工

在城市中的媒介时间便成为他们与世界对接的一种

“时间接口”。这个“时间接口”通常对接的一方面是

乡愁意识，另一方面对接的是返回乡村的潜在诉求。
因此，乡愁性和可逆性构成了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中

仪式性特征的核心内容。

四、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二: 压缩性

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提出了工作时间的定

额劳动研究，目的是为了从工人手中取得工作的控制

权。亨利·福特将该原理运用在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

中，打卡上下班成为遵守时间的一种描述。在后来著

名的霍桑实验及人际关系学派的主张中，对工作时间

和空间的控制均没有在这一点上受到质疑。这种工厂

制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模式，目的是对工人体力

的控制，逐渐延展到办公室工作中，严格的时间控制和

场所规范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官僚化规范的重要

规则。任务取向与时间取向的转换，起初这种“新的时

间规制是从外部强加的，即通过把时间与劳动力沟通

的制度，以及强迫在工作日连续工作来实现的，之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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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连续内化为劳动者的日常劳动时间观念，并且在可

靠的机械时钟得到普及的同时，这种时间观念也成为

社会的主导观念。”瑑瑡1973 年，丹尼尔·贝尔率先提出

并论述了“后工业社会”(post － industrial society) 的概

念，20 世纪 80 年代更是将其替换为“信息社会”和“知

识社会”。他的核心理念是，过去存在的共同价值体系

(common value system) 已经失范了
瑑瑢。在这种变迁中

社会结构与政治是根本分离的。服务业社会便是后工

业社会。因为在前工业社会中，农业劳动是最普遍存

在的工作，而在后工业社会中，工厂工作成为典范，到

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服务型工作则占据了支配地位。瑑瑣

从乡村社会的共同体进入城市社会中之后，农民

工“暂时”失去了共同规范的约束，但受制于工业时间

的规制，同时他们的行为又被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的

时间意识所规范，因为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是

信息劳动力，这些信息劳动力处于中心的原因在他们

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以及他们继承的财富所造就的某

些有利条件。瑑瑤对于服务业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工作

时间不仅仅是任务取向的，也是时间取向的，两者合二

为一的时候，时间便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被压缩的特征。
而在媒介时间的观念中，被压缩则意味着需要在“剩

余”的时间里，“实现”被消耗的工作时间里所积累的

愿望。而这些愿望只能由作为工具和作为伙伴的媒介

来承担了。媒介因此被挤压、被收缩，也被收编、被整

合。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媒介时间的收缩性特征，首

先是通过在媒介中寻找“认同时间”的形式实现的;其

次是通过在媒介中“浪费时间”来呈现的。
服务业工作的农民工，在城乡社会变迁中，从媒介

时间的压缩性中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寻找城市生

活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也凸显了农民工个体化的

自发性努力。对青年一代的农民工而言，服务业、物流

业的工作由于其工作时间的“漫长”，在这些行业工作

的农民工，其媒介时间中渴望寻求认同的感觉尤为强

烈。每天睡觉 6 个小时，工作 14 － 16 个小时，其余的

时间便是他们的媒介时间。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身

体在城市之中，但是心灵却飘荡在乡村与城市之间。
而在媒介时间里，他们的身心可以全方位地感知着城

市，在被压缩的媒介时间中，城市景观甚至是全球化景

观、乡村景观被融合了，因此，压缩性同时也意味着他

们的身心与媒介的时间在这一刻，成为一体。换言之，

媒介时间中农民工的客体和主体在压缩性的过程中，

既使自己成为主体，也生产了作为主体的客体和作为

客体的主体。
其次，压缩性特征也体现在将个体时间“免费销

售”给媒介时间的过程中。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无

论选择何种职业，或者不断调换何种职业，职业时间之

外的个体时间，通常被媒体时间所置换。这一点在老

中青三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都很突出。“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月薪 4000 多元，一个月能休息 3 天。看电视

直播、上网购物、喝咖啡和打游戏，看直播一般看偏游

戏的比较多。上 网 的 话 最 喜 欢 跟 人 聊 天，偶 尔 去 购

物。”个体时间的有限性，在媒介时间的压缩性中被延

伸了，在这种全方位感知的延伸中，个体在新一轮的循

环中更加自觉地不仅仅将个体时间“免费出售”给媒

体时间，而是将个体时间“直接等同”于媒介时间了。
简单而言，媒介时间的压缩性特征意味着农民工

在媒介时间中，寻求着一种“脱离乡村”后的共同感，

也在媒 介 时 间 中，感 知 着 身 心 在 城 乡 之 间 的“合 一

性”。但遗憾的是，这种“合一性”仅仅是技术时间中

“虚拟”出来的。

五、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三: 断裂性

卡斯特认为，真实虚拟的文化伴随了电子整合的

多媒体系统，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促成了当代社会里时

间的转化，亦即同时性 ( simutaneity) 与 永 恒 性 ( time-
lessness)。一方面瞬间对于全球信息的流转，为社会

事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即时性;另一方面，随着媒

介中信息在全方位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在媒介

中各种时间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无始无终的时间拼

接画面，这种多媒体时代的无时间性或者时间的永恒

性，也是媒体时代文化的一种特色。瑑瑥换言之，媒介缩

短了时间和空间差异，产生了即时性文化，“即时性文

化在媒介时间的规范中是短暂的，也是快速的……”瑑瑦

这种短暂与迅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断裂。同时，当下

社会正在从大众社会向网络社会过渡，其主要的社会

关系特征之一在于铰链式关系，即“关系本身以牺牲它

们在相关的单元或成员为代价变得越发重要”瑑瑧。基

于上述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特点，城乡之间不断

游荡的农民工，其媒介的时间与乡村社会的时间、城市

社会时间之间所呈现出的断裂性特征，首先体现在全

方位感知中的媒介时间鸿沟中，其次体现在城乡信息

在媒介时间中的断层过程中。
首先，全方位感知中的媒介时间鸿沟，是指在压

缩性的媒介时间感知中，当农民工的个体时间被媒

介时间完全侵袭后，他们的感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体现在个体的心理失调中。
地 理 位 置 的 转 移、身 体 位 置 的 移 动、职 业 时 间 的 转

换，在媒介时间中，呈现为不同程度的裂痕，即 笔 者

所说的媒介时间鸿沟，这种媒介时间的鸿沟，在逐渐

从乡村到城市定居的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笔者

用一个案例来说明:

我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在农村时，先是用卖两头肥

猪的钱购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当时价格为 340 元) 。
1990 年，又用两头肥猪钱换回了当时很流行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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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995 年一家人搬去城里打工，攒钱购置了彩色电

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当时，21 英寸的长虹彩电花

了 2700 元，容声牌冰箱花了 2800 元，小天鹅牌洗衣机

花了 880 元。彩电和洗衣机至今还能正常运转，只是

由于买了更新的款式，被替换了，闲置在一旁，但也没

舍得扔掉。
案例主人公成年时期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生

活:从乡村社会中对媒介的购置、到城市定居中媒介类

型的更换，在她眼里，媒介更像是一种“新家具”一样，

也像是“未来”生活的符号一样，需要不断更换。她虽

然居住在县城，但是家里并没有网络，只有当两个外出

读书的孩子寒暑假回家时，家里才开通网络。乡村与

城市的差异，在她的眼里，更多是一种媒介形式的差异

和媒介使用的差异，媒介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蕴含了乡

村社会时间与城市社会时间的巨大鸿沟。
其次，媒介时间断裂性特征的表现在于城乡信息

在媒介时间中的断层过程中。信息对于曾经居住在乡

村继而迁徙到城市、同时又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定期

移动的农民工的身体而言，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和位移

过程，在这种类似于物质的运动中，他们不断对自我的

身体进行着规训，同时也进行着身体主导性的自我培

育。在这种信息的物质运动层面，身体也抵达了另一

种状态，即弹性状态。正如韦伯斯特所说:“随着后福

特主义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系统转

变，社会不仅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而且生产了更强

大的个人主义和以消费为中心的个人，信息在个人生

活中必然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消费者必须找到

什么是可以用来消费的;其次拥有个性的个人渴望通

过消费来表现自己”瑑瑨，人们在信息中构建了人与人之

间、人与社会之间、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不同信

息结构，这些信息结构反过来促成了个体的弹性时间

与弹性身体，这些弹性特征也意味着信息本身的分层

特征，弹性身体则意味着“身体”不再是物质性的身

体，而成为信息世界的“身体”，“身体”在信息的弹性

中不断被赋形。在媒介时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

出。个体一方面在媒介时间中寻找信息的潜在交往

性，另一方面在媒介时间中寻找信息与城乡社会之间

的潜在对接点，这两个层面的过程加剧了媒介时间中

压缩性中信息的分层状态。而信息的分层状态反过来

也加剧了媒介时间在城乡之间的诸多鸿沟。

六、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四: 永恒性

在古希腊，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现成存在者，它是运

动、变化的原因，而运动则是理解时间的条件，因此，时

间是一种物理时间:它是一种引起万物展现与消失的

特殊的物理存在者，即一种自在的物理之流。瑑瑩奥古斯

丁在《忏悔录》里对时间的循环性做了颠覆性的修正，

他认为人类事件具有周期性的时间，是虚假的一种循

环，他强调了时间的直线性发展特征，由此可逆性的时

间观念开始取代永恒轮回的时间观念，并最终在工业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线性时间观的霸权地位得以

巩固。“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

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

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暂的尺度，将来的岁月

也将随此前规而去。……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所有和

过去的一起，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已做。”瑒瑠奥古斯丁

所理解的时间，是作为实在的时间，它与被造物及其运

动变化等空间意象联系在一起，与永恒的时间形成鲜

明的对比。瑒瑡换言之，“在现代神学中，线性时间以对永

恒的承诺为结论，但是在世俗的、现世的工业主义活动

中，时间单位是有限的，时间是一种资源。”瑒瑢这种时间

资源在新的媒介技术视野中，则转换为一种“永恒的现

在”或者“永恒的当下”。因此，农民工的媒介时间中

永恒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运动与流动中。运动旨在说明

媒介时间中的动态与压缩性，而流动则旨在从线性的

视角说明“永恒性”的固态性与扩张性。
就流动而言，乌苏拉·胡斯在论述新技术与家务劳

动之间的时间关系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节省劳动”
的设备没有节省劳动? 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造

成的:一是工作程序的提高和服务行业工作生产率的提

高推动了“消费工作”不断增长，把负担增加在消费者身

上;其次是服务的集中将时间、精力和交通成本转移给

了使用者;再次是意识形态的压力;最后是有偿劳动的

发展，割裂了公共劳动和家中私人劳动的关系。瑒瑣笔者在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弹性时间为什么没有给

他们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呢? 原因在于媒介时间在

媒介产品生产和消费中的“永恒流动性”，这种“永恒流

动性”意味着个体在媒介时间中处于“无始无终”的状

态，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差异、个体感官的不适感、甚至是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都在这种状态中消弭了，人们

在这种状态，获取的不再是信息，也不再是情感，更不是

共同感，而仅仅是一种流动感。
流动中的身体，也是移动中的身体。信息与身体

在“流动”中“相遇”，又不断在“分离”中进行“迁徙运

动”，在信息流动中这种生生不息的“迁徙感”，呈现的

是无休止的状态，我们无从确定其开端，也无法确定其

终点。制度化的壁垒在这种无休止的信息运动中，甚

至无法找到时间的节奏。
运动与流动密切关联，基于媒介在时间的无节奏

中被不断分割、不断融合，媒介时间逐渐替代时间成为

运动本身，农民工群体在媒介时间的运动中，被不断抛

离轨道，又不断被抛回地面，一切都像是一种“技术游

戏”，手机是他们参与这种时间运动的主要武器，也是

有“永恒性”诉求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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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群体相比，在教育和资源方面的困乏，使得

他们在城市社会中获得的职业资本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在媒介时间的观念中，他们又处于城乡社会序列中

的“前台”，“永恒性”因此在这一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

突出。

七、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认为，从信息视角对时间的理解，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工群体的变迁特征，而将信息与

传播结合起来，定位为媒介时间这一立场，可以通过对

农民工媒介时间特征地分析，折射出农民工群体在改

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与地位。通过上述描

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仪式性特征，

主要表现为乡愁性与可逆性。乡愁性是指媒介时间中

呈现出来对乡村生活的潜在时间意识，而可逆性则是

指媒介时间中呈现出来的农业时间、节假日等所关联

的流动时间与流动行为。
第二，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压缩性特征，

主要表现为“认同时间”与“浪费时间”两个特征，“认

同时间”是指从媒介中获得时间认知，进而获得对日常

生活的认同感;“浪费时间”则是指农民工群体在缺乏

社会关系网络中，如何通过媒介“消耗时间”的。
第三，农民 工 群 体 的 媒 介 时 间 呈 现 出 断 裂 性 特

征，主要体现在全方位感知中的媒介时间鸿沟和城

乡信息在媒介时间中的断层过程中。其中媒介时间

鸿沟是指农民工群体在城乡流动中对媒介时间的一

种总体感知，而媒介时间的断层则是在信息接触中

所“遭遇”到的陌生化状态，也可以说是信息上的“区

隔”状态。
第四，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永恒性”特

征，主要体现在运动和流动两个属性中。运动是指媒

介时间中的动态特征，而流动则从线性的视角说明“永

恒性”的固态性与扩张性。
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农民工的媒介时间呢?

即影响农民工媒介时间的主要因素有什么? 笔者调查

显示，影响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的主要因素是职业时

间与家庭时间。就职业时间而言，农民工从事的职业

时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媒介时间。鉴于他们的职业

以服务业、物流业为主，因此职业时间往往不是固定的

每天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通常的休息时间是按照每

个月有几天来计算的。这种漫长的职业时间，导致他

们的时间主要为职业时间所主宰。一定程度上，媒介

时间被职业时间所覆盖。就家庭时间而言，调查显示，

与家庭居住在一起的农民工，家庭时间与媒介时间会

部分交融，而与家庭分开居住的农民工，其媒介时间在

“永恒性”上比较突出。此外，还包括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这些因素如何对农民工的

媒介时间观念及特征产生影响，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

中做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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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困境和电影人的努力;刘江凯副教授则分析了当代文

学海外传播的“面子”表现和“里子”问题，探讨了其现状及

原因。论坛形成的一致观点是认可当下中国文化的繁荣局

面，但由于消费观念和市场的原因，存在一定的传播困境，应

充分调动文字和文献的传统资源、民族和民间的文化资源。
来自高校的曾庆瑞教授、卢蓉教授、刘诗宇博士、孙汉田博士

以及电影电视业界人士谭秋宁、白云亭等专家参与了研讨，

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
“看中国的美学表达与国际影响力”圆桌论坛在大主题

的框架下，对“看中国”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思考。北京

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向云驹先生对“看中国”活动进行了

溯源与展望，提出了许多富有启迪性的观点;曾参与项目的

外方老师巴西圣保罗大学的丽娅·梅洛博士，印度国立设计

学院的阿伦·古普塔教授，新加坡刘韵妮教授分别从美学、
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指出“看中国”项目的核心意义

在于完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和影像的轨迹;参与项目的中方

老师李淮芝院长和虞吉院长则从创作角度出发，对“看中国”
项目的选题、参与者情感的交融、拍摄者的文化体验等方面

进行了思考;王甫研究员、傅伟女士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的依安·朗教授针对“看中国”作品的影视语言和主题表达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在讨论环节，学者们对未来“看中

国”项目的发展和作品的提升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
本次国际论坛重要的观点碰撞环节是“三极对话”。该

环节旨在以“第三极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对话基础，搭建世

界文化交流的平台。本环节由向云驹先生主持，来自不同国

家不同领域的学者在主持人抛设的议题“影响力的概念，影

响力的关键要素，影响力的生成”的范畴下，展开了多视角的

对话。北京大学博古睿讲席教授安乐哲先生从哲学的角度

出发，将三极文化阐释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将不同的文化紧密联合在一起，而不是进行区别

和对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白乐桑先生从语言学

的学科建设角度出发，既肯定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也强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异同对文化影响力生

成的重要性。教育部长江学者高玉教授从文学机制角度出

发，提出中西方文学影响力的差异在于受众的到达率，强调

“文学要有影响力，要通过流行来完成”。北京师范大学萧放

教授则从民俗学机制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要更多的重视中国民众文化观念和多种文化形式的传播”。
嘉宾们就东西方文化几千年的互融互补历程进行了阐发和

碰撞，提出历史以螺旋式发展上升，在人类发展的新阶段中，

东西方文化都将有各自的传统积淀与现代发展，不同文化之

间需要互相学习、互相欣赏，摒弃自己的偏执，走向综合之

大美。
一个主论坛，三个圆桌论坛，一场精彩纷呈的三极对话，

与会嘉宾在观点碰撞、经验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和当代意义是所有观点的共识与前提，

影响力生成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建设是会议交流的平台与路

径，内部资源转换和对外传播机制的讨论则进一步明确了影

响力生成的动因与可行性。论坛形成共识，要重视传播的途

径创新和受众到达，关注影响力的生成效果。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维下，中国是坚定的全球化推动者，我们应在脚踏实

地的不断探索中，践行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思考和理论，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描绘更加繁荣多样的世界文化

图景。
( 作者孙子荀、马琛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

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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